觸法及虞犯之三級輔導策略與處遇
撰文者：王俐雯、陳燕儀、楊淑明

【議題說明】
經司法院統計，近十年來新收少年觸犯刑罰法令事件、少年虞犯行為事件及兒童觸犯刑罰法律行為之件數呈增加趨勢，性別比例呈現男性多於女性之情形，在犯罪類型之呈現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搶奪強盜罪、妨害性自主罪及殺人罪等四罪占總新收人數近八成，其中少年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問題日益嚴重，以及妨害性自主罪部分在103年所占比率達到最高，此兩大現象顯現少年毒品防制及性別教育問題值得相關單位重視（林淑芬、翁宜君，2015）。
目前臺灣針對青少年行為樣態之法令規定分為：觸法兒童、虞犯少年及觸法少年三大類別，且依其年齡、行為樣態之不同亦有不同之司法處置措施（詳圖1）。我國制定「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目的，係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對於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或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footnoteRef:1]者，經移送或報告少年法院（庭）後，由少年調查官調查該少年與事件有關之行為，依調查結果進行相關之保護處分或裁定。 [1: 依據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第三條規定：所稱少年不良行為，指少年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一、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
二、出入妨害身心健康場所或其他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
三、逃學或逃家。
四、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五、深夜遊蕩。
六、對父母、尊長或教師態度傲慢，舉止粗暴。
七、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
八、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他人。
九、持有猥褻圖片、文字、錄影帶、光碟、出版品或其他物品。
十、加暴行於人或互相鬥毆未至傷害。
十一、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
十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十三、吸菸、嚼檳榔、飲酒或在公共場所高聲喧嘩。
十四、無照駕駛汽車、機車。
十五、其他有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之行為。] 

基於「少年宜教不宜罰」之理念，臺灣司法主要採取少年保護處分制度，以達成預防作用。因此，相關機關應結合犯罪預防宣導，建立少年正確的法治觀念，以改善少年犯罪問題。Walker and Sprague(1999)認為高危險兒少從出生開始就依循危機因素的發展軌跡，在家庭、鄰里、學校及社會層面的獨立或是重疊影響下開始出現適應不良行為，產生短期負面的行為結果，接續有長期負面且破壞性的行為，倘若學校輔導、社會福利系統沒有積極介入，則少年與家庭、學校漸行漸遠，少年犯罪問題將逐一浮現。在保護少年以及強調預防的前提下，助人工作者應以跨專業網絡合作之概念連結相關的人員加入（陳佩宜、林妙容，2012）。

【輔導分工與處遇策略】
基於現今社會犯罪型態趨於多元，法治教育漸形重要，學生透過基本的法律知識除了能預防自己被害，亦能避免誤觸法網，甚至還能幫助他人。學生的偏差行為應重視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重要性，才能預防或減低行為的發生，並幫助發展健全人格。在犯罪防制之中，法治宣導係屬第一級預防，廣施宣導可防止任何可能的觸法事件，具有事半功倍之效；輔導機制屬第二級預防，協助遊走觸法邊緣的兒童及少年懸崖勒馬，其所耗費的資源及成本尚不龐大；司法矯治屬第三級防線，指兒童及少年已觸犯法律，由矯正機關強制介入，所耗費的資源最多，成效亦最難彰顯。

1、 初級發展性輔導
初級預防個案（Primary Prevention）係指沒有嚴重問題行為的學生，約占全體學生的80%～90%，需要學校進行全面性的處遇(Universal Interventions)，規畫相關輔導教育課程或方案，以加強預防技巧及行為管理模式，減少需要次級預防的人數 （林萬億、黃韻如等，2010）。
(1) 法律宣導
透過講座、宣導活動與課程規劃等方式，透過輔導室與學務處、教務處共同合作，提供相關議題訊息給全校教師及學生。例如：教師成長研習時段或早上晨會的共同時間，邀請警政、少輔會、司法相關機構等學者專家擔任講師，透過知識的傳遞與經驗的分享，協助全校師生理解行為類型、成因及後果。由於學生對於犯罪罪責不甚明瞭，常以為小小的觸法案件不構成犯罪，因此在宣導活動中，建議加強說明雖然法律對於18歲以下的兒童及少年是基於保護性原則，但並非完全沒有約束力及強制性保護處分，而是藉由司法轉向的方式，以改正行為為目的，先評估兒童及少年的品德、課業、家庭環境、交友、生活情形等各方面的狀況後，再制定一套具有強制力的行為改正計畫，而在不同情境下犯罪，皆有不同的刑責，以強調學生不要因惡小而為之，更不要拿自己的未來開玩笑，一旦受到司法處遇的約束，將面臨相當程度的責罰。
(2) 全面性的情緒教育
[bookmark: _GoBack]將情緒教育的精神落實於「課程與教學」和「班級經營與輔導」之中，以導引為主要原則，除了從認知上教導學生情緒管理的知識與方法外，情意及技能方面亦須隨時充實，導引學生表達及運用個人情緒。掌握機會教育原則，將情緒教育自然融入生活中，運用體驗、角色扮演等方式和學生互動，透過學校裡的校外教學、班際競賽、畢業旅行等活動，凝聚班級學生的向心力，帶來師生情感交融的感動。並且教師為學生情緒的陪伴者、支持者，協助學生坦然面對已發生的缺憾是很重要的過程，而非只停留在焦急憂慮的情緒中消耗能量，教師的同理，容許學生犯錯的態度有助於學生面對真實狀況。藉由營造溫暖關懷的氣氛是推動情緒教育的催化劑，對學生尊重、接納、傾聽、同理的態度，比較能引發學生對情緒的覺察，增進學生學習情緒表達及處理的動力。面對每個學生的獨特性，可了解學生身心發展需求並因應學生身心發展狀況的個別差異進行情緒教育，協助學生找出自己情緒的律動與根源（陳秀蓉，n.d.）。
(3) 正向親師生之互動
學生不當行為的發生並非偶然突發之情形，乃是日積月累逐漸形成的，最佳的因應方式是防患未然，預防的根本在於互信互知之基礎，透過教導班規及例行活動常規之明確規範與認知觀念的建立，搭配隨時密切觀察學生的行為，與家長保持良好互動；對學生好的行為給予鼓勵，不合適的行為隨時給予指導之獎懲做法，給予學生關愛、支持、公平與尊重的善待態度與氛圍，提供學生自律能力與負責態度之展現機會，將有助偏差行為之終止。另外藉由實施有關的調查與測驗，或是從同儕、父母、社會人士等多方面收集學生個別特性之相關訊息，以利尋求早期發現學生的偏差行為及處理。
(4) 環境營造
採取「藉由環境設計來預防犯罪」的觀念，減少誘使犯罪發生的情境因素。例如加強校園安全巡視與篩檢、減少校園死角之不良影響、提醒師生對於教室門窗或個人物品之管理、對於校園可疑人士保持警覺與落實門禁檢查措施，並且營造社區鄰里友善互動氣氛與合作等方式，達到內外兼具之效。

2、 二級介入性輔導
次級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學生則為危險問題行為學生，約占全體學生的5%至15%，強調投入較多輔導資源選擇性介入(selected interventions)，包含個別性認輔、經常性的觀察、行為修正及其他輔導配套策略等，以修正其行為並減輕三級輔導的學生（林萬億、黃韻如等，2010）。
(1) 掌握高危險群學生
透過「學生行為觀察」，包含出席率、同儕、課業、生活作息、往來地點等面向，並了解家庭互動及教養情形，運用「學校管理評估」方式，對高危險群學生提供需求評估與適切處遇，規畫多元彈性教育方案（林萬億、黃韻如等，2010）。
(2) 五大輔導主軸建議
在輔導內容的規劃上根據高危險群學生常見及後續可能引發的問題，建議朝五大主軸議題進行規劃：心理輔導（包括自我探索、家庭關係、親子關係等）、學校適應（包括師生關係、違規行為、班級適應等）、人際互動（包括衝突管理、情緒管理、禮儀訓練等）、預防宣導（包括毒品防制、兩性關係、性病防治、犯罪防治宣導等）、生涯規劃（包括升學輔導、性向探索、職業取向、技藝訓練、就業陷阱）。其中內在省思探索部分，對於高危險群少年而言難度較高，需要較多互動性活動設計的引導，例如：角色扮演等（林萬億、黃韻如等，2010）。

3、 三級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學生則為長期嚴重問題行為的學生，約占全體學生的1%至7%，應進行焦點性介入(targeted intervention)，包含依據學生個別性需求進行深入輔導工作，實施介入性輔導措施，針對學生進行危機處理、諮商與輔導、資源整合、個案管理、轉介服務和追蹤輔導等，並提供學生個案之家長與教師諮詢服務，更應將服務的層面深入家庭及社區（林萬億、黃韻如等，2010）。
(1) 當下立即處理原則與態度
於發現學生有違規或違法可能之情形下，應於事情發生當時即予以適當的處理，處理方式包含釐清、糾正、勸導等作法，並向學務處、輔導室報備，請求協助。謹記處理過程中，盡量勿給予學生標記，並維護其自尊心，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
(2) 個別化輔導計畫
任何問題行為必有其發生背景，因此提供行為問題學生事後的個別諮商或行為觀察時，建議以敏銳的觀察力和高度的同理心，針對學生行為成因、動機及影響與犯後態度等面向去瞭解和分辨，採取個別性、持續性及整合性之原則進行需求評估，在愛與規範並行之理念進行輔導教育，以利有效因應，對症下藥。常見的輔導策略包含認知改變（例如讀書治療、理情治療、意義治療）、行為改變（例如系統減敏法、洪水法、制約法、角色扮演等）、自我管理（提昇內控力）及改變環境（調整座位或班級、同儕協助或家庭治療）等策略。
1. 強調以短期治療、問題解決為中心的「焦點解決治療模式」亦為近年來盛行概念之一(Corcoran,1998)，將介入目標緊扣在短期問題焦點上，架構具體化目標，把焦點從「我是小偷」轉為「我以前會偷東西」，讓學生認為目前及未來都有改變的機會，增強改變動機，另教師、家長與輔導團隊的合作是重要的輔導重點（林萬億、黃韻如等，2010）。
2. 生態系統工作，強化青少年正向社會經驗：從個人、家庭、同儕、學校、社區、社會環境等層面，架構以個別案主為核心的「家庭─學校─社區」專業連結，將輔導工作從個案身上發掘，主動統整個案周圍正向與負向資源，提升系統正向且持續存在之助力，減少負向且干擾的不利因素，首先，促進學生與重要他人發展正向依附關係，有助於情緒穩定及行為修正，其次，使學生承諾理想目標，透過生涯規劃、職業訓練，設定短期及能力可及的目標，例如：加入高雄九天藝能家園，將參與地方廟會陣頭，轉為表演藝術學習；第三，了解學生興趣、意願，安排學校、社區、宗教、社會團體、運動團隊等課程、活動，促進學生發展正向興趣、人際關係；第四，強化學生對遵守法律及道德規範的程度，透過了解法條、犯罪後果、案例故事、小團體討論、受害者角色扮演等輔導策略，降低犯罪的可能性。
(3) 建立跨網絡合作機制
將個案研討會視為一種任務型的團體工作方法，在準備期需注意成員組成與邀約、目標溝通與後續追蹤期程之規劃，透過個案研討會方式，在個別化輔導計畫中加入跨專業資源整合，邀請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民間單位、少輔會、警政、社政與司法等網絡資源共同合作分工，藉此更全面性檢視個案問題，提供適切服務，提升服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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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少年法院（庭）處理事件範圍（林淑芬、翁宜君，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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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學校預防暴力及破壞性行為的三級預防系統（林萬億、黃韻如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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